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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彩是通往心灵的最近之路

我情愿画画而不是谈论绘画。但是许多年来，我却经常发现自己用语言来解释很多视觉的东

西。

一开始，当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被很多我并不理解的艺术所吸引，特别是塞尚和蒙德里安。

然后，慢慢的，在一遍又一遍的审视他们的作品后，我懂得了他们。这个过程，由一开始的

被吸引，到而后尝试去理解这神秘的吸引力，及最后理解了这些作品根本结构，带给我一种

充斥我灵魂的美学满足感。

这个解析的过程从来都没停止过，并且是我创作过程中的首要因素。当年我做学生的时候，

我先学的是自然主义也就是写实主义，两年后我把注意力移到了抽象。为什么？我不知道，

我只是对色彩很着迷，但是我又对它一无所知。我不是生下来就是一个色彩主义者。我只是

模仿了那些我所喜爱的艺术。这些模仿引导着我学习了颜色的基本规则，而后允许我用色彩

作为我创作视觉图像的首要结构因素。

当我画画的时候我并不思考。我是完全凭直觉的。只有在我画完并且是我被自己所创造出来

的新东西惊讶到的时候，我才会去思考。我认为绘画是一种隐喻，那我自己来说，我既是一

个有血有肉的物理实体，同时也是一个有思想的精神魂灵，他们二者是相辅相成的。一幅画

首先是一个实体，然后才是一个图像。这幅画的物理性（实体性）对它所呈现的最终图像是

至关重要的。它们同时又互相关联的。

一幅画是在真实时间创造出来的静态图像。 当我们看一幅画的时候，我们一眼就能看到所

有东西，这两段时间长度不同时很有意思值得深思的，但是只有时间会让我们慢慢理解我们

所看到的。我们首先看到是画的表面然后才是它所呈现的图像。但是由于我们所受过的教育，

我们不再看画的表面，而是直接跨到图像。

抽象画要求观者去看画的表面，从而给了他们发现新图像的自由。我们作为观者会体验到一

种转变。在这转变中我们主观的选择穿过画的表面去得到图像。通过笔触和颜色的组构，我

们为画表面上的材料性和它在观者脑中所构成的图像找到了一座连接之桥。如果色彩的组构

与自然中的根本法则相互和谐了，最终的图像就会有一种空间感。而也正是这些赋予了一幅

画被称之为艺术而不是装饰的本质特性。



这些最根本的形式主义绘画观点在这个时代显得更加必要。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绘画变得自

我解析，那是因为绘画的作为艺术的地位在改变，就好像艺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改变

一样。艺术变得更加时尚化，更加唾手可得。绘画常常太有叙事性了，一个人并不需要学习

怎么去欣赏一幅画或是其他艺术品。每一个人都是艺术评等的评判家。再也没有了共同的一

套评判艺术好坏的标准，取而代之的是多种多样的姿态和立场。

抽象绘画或是非具象图像许诺的是纯粹视觉因素的表现。它是自由的，但决不是不要求结构

和含义的。色彩和它的组构可能也可以是任何东西。但是色彩本身不是最终的目的。目的是

组构色彩直到一个很具体的视觉体验被创造出来。

达到这个目的可以通过观察和学习色彩的基本构成。这些基本法则对写实绘画和抽象绘画二

者来说都是适用的。正如我们期望在一幅写实主义者的画作中透过画的表面看到里面的图

像，在抽象绘画中也是一样的。但是由于没有直接体现自然中的事物，我们在抽象绘画中所

能看到的就是色彩的组合。只有当这个色彩的组合创造出了一种有含义的空间感，它才能和

墙壁的平面性区分开来。

最主要的是要意识到在一幅抽象画作中，画的表面和它所暗示的空间体验是密不可分的。蒙

德里安就是最完美的例子，画的表面张力给了作品一种瞬间感，而视觉空间的深度又给了它

永恒感。我们应该看蒙德里安，而不是他的追随者，当然要看的是真实的画作而不是复制品。

对我而言这是所有绘画艺术的核心。从维拉斯开兹，塞尚的作品中都可以看到这些。这些是

从很长的传统中挑出的最贴切的例子。

我个人所做出的贡献是很难也无需被评判的，但是如果没有其他人，我的作品会看起来很不

同。这是一个形式主义者思考艺术的方式。形式主义是一种思考方式，它认为视觉上的结构

承载着图像，并且解释了图像。这是理性的思维模式，但是同时企盼着情感和非理性因素介

入。赛尚既是理性的又是感性的，蒙德里安也是。这种方法可以让我们运用情感而又不成为

它的牺牲品。色彩是非常感性的，但是它需要被组织起来，否则它就是浪漫的，多愁善感的，

更糟的是仅仅是装饰的。组织过的色彩，它可以触摸到我们灵魂中最好的情感。这些可能听

起来有点像道德家说的话，但是在某一程度上它就是这样的。和谐和宁静相对于自私和嫉妒

来说是更好的情感。

三十多年来，我的作品一直处于进化中。我早期的作品没有那么清楚，没有那么原创，没有

那么多的自我认知，没有那么自由。通过了解我自己以及我工作和思考的方式，现在的作品

透露出人生经历的增加和成熟。我希望我的画是不能被语言所解释的。

最终，我希望我的作品能让观者体验到一种瞬间感，即刻感，当前感。当他站在这个作品前

的时候，会体验到那一刻，那确确实实存在的一刻和与之相伴的情感。这是美学的一刻，也

是存在的意义会被重新审视的一刻。这一刻，没有了孰高孰低，孰大孰小，是永恒的一刻。


